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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文本”——展览的幽灵

每个展览都有潜在的文本，并且不只一个。艺术展示的发生型态和机制既包含了物质形

式，也构成“潜文本”——一个幽灵。

展览前言并不是这个“潜文本”，只是“潜文本”的替身，而且有很多替身。“潜文本”与展

览或作品之间隔着一种转换：从知觉到思维。即使文本好像是对作品的直接书写，这写仍然

不是作品本身的延伸，它交织而独立地行进，不被作品穷尽，犹如经历一个生态交错带；或

是在感知的阈限（Liminality）中，文本的写成为可能，一些字词或句子以及图像构成了“潜
文本”运动的契机，穿脱展览情境试图披上的外衣；文本正在写入，身体与头脑成了一页可

写的纸或屏幕，操持并不稳定的节律，模糊的语言和意图编织着未曾到来或正在到来的瞬间。

“潜文本”总是正在到来，它从不宣告自身的立场，基于正在到来的不确切性；在它触碰到展

览中某种质地或声响以及形象前，要准备好自身的程序：清空，保持充足的动能和空间，并

预留缓存的空缺。在此，出现的是对展览文本的书写（动词，过程，观念…），而不是书写

的展览文本（名词，结果，物质形态…）。

既有的展览文本也并不直接作用于作品，它对作品的“潜文本”再次编辑。“潜文本”并非

作品的背景或意义，以及隐而未现或掩藏的潜台词，它的性质与作品一样，提示了可见物的



不可见性及不可见程度，所以文本也并非去寻找意义。“潜文本”也不是艺术家对作品的解释

或说明，或者额外的馈赠与补给，它与作品同时发生，并且两者同样重要；如果作品的一切

形式都消失，它也会实时湮灭；如果它彻底消解（虚无），作品就只是物质本身，展览的情

境也变成了无动于衷的空间。“潜文本”具有政治潜能，它的浮现和隐没对人们固有的意识形

态和文化心理产生冲击。

复写——出场者

在今天，展览很大程度上即是以文本的形式存在（传播）的。惯常的做法：展览主办方

将新闻稿、艺术家简历与空间讯息以媒体包的形式发送给各媒体；媒体的编辑重新切割组织

媒体包的内容，利用网络编辑器格式化，再通过互联网络或移动网络发送给终端受众，或各

自媒体平台分发给所谓的“公众”，“公众”们转移到自己的社交网络或朋友圈，彼此点赞......
这个过程以非常高效的节奏行进，它构成了网络中一个循环的回路，但在此之前展览或许还

没有正式发生。在网络流通的文本并不是面对真实的观者，而是一个大写的抽象的他者——
粉丝——这取决于媒体所吸纳社群的定位与文化阶级属性。不断产生的再次编辑与格式化，

往往变成了注意力经济对读者空闲时间的掠夺，这是不对等的状态。读者处在一个毫无防备

的闲者时间，而文本在后台经过了算计，至少是设计；看与听成为一种向内的写，读者不自

觉被文本地写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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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并不是观者走向展览的文本，也没有触及“潜文本”；因而每一个观众实际上是缺

席的，观众只是无差别的他者。当代艺术鼓励观众成为展览的出场者，成为出场者，才能同

时作为独特的观者，但实际上也常常是一种表象，参与的景观；展览成为了一个打卡的地点，

一张手机里的照片，一种姿势，成为流量或数据，散布在资本操控的移动终端，在 Wi-Fi
覆盖的区域漂流，被应用程序的算法捕获。

即使观众出现在展览空间中，展览的文本也不会成为一种指导，即便它出自艺术家之手。

在展览中，艺术家既不拥有观众，也不再拥有作品。因为作品实际上不是一个对象物，它从

某种过程中来，这个过程没有完结。在这里，观众必须重新生产出自己的联系，重新编织和



复写，使自己出场。这一行为受到作品的鼓动或默许，而「潜文本」从外部增设了这一行动

伦理（福柯曾认为布朗肖致力于这个外部）。外部既是整体的外部，也是自内生出的外部；

是所有可能的外部，从空隙和断裂处生出，并一直在衍变。正是这个外部触发了展览文本的

复写。

《亚洲独立艺术出版展——自由停泊：志作》展览现场 ©亚洲艺术文献库

复（数）文本——出版物

通过复写，展览或作品获得双重形式的发生。但不是再一次发生。确切来说，复写与展

览是同时发生的，在作品仅仅被看到、听到、触摸到以及参与时，就已经启动了观众的评价

机制：亮的黑的，强的弱的，粗糙或光滑的，清晰或昏厥……当观众或参与者在自身知觉的

绝对阈限和差别阈限位移时某些东西就被写入身体，而不仅仅是被写成白纸黑字时。当再一

次从身体写出变成出版物，成为了一种复写的外化，不再是完全个人身体内部的回响。

展览文本的复写，不是回复，它是复文本——复数文本但不是复述文本。回复与反思相

近，沿着原来的路径折返，辩证或对抗，而复写需要出离，生产出自己的位置与空间；复述

文本犹如展览或作品的投影，当它成为复（数）文本，形成断裂和错位，才能介于展览与观

众之间，从影子里逃脱。尽管如此，复文本也不会是清白（独立）的，纠缠于早已被诸神抛

弃的世界中；既不能掉进资本主义的深渊，听信新自由主义的神话，也要避免陷入共产主义

乌托邦记忆的泥沼……艺术总是不纯的。但正是这个不纯的位置，复文本获得写的空间。

然而写不是去填满或缝合，事实上并不能刚好契合它，而总是在错位与摩擦中生产了新

的创伤。正是创伤让被压抑的、潜在的东西找到出场的契机；观众或许也在寻找一个伤口，

把这个伤口变为一半是自己的，一半是感同身受的。这个创伤连同作品的缺口留给正在到来

的观众和复写的文本。观众遭遇展览的文本，但不会被阻挡；必须穿过它，创建一个新的文

本，一个临时的新主体。当代艺术关于如何重建日常生活时间的政治，媒介、情境及其生产

机制都不是搬演性的，因而独特而不可替代；文本的写自然也不只是专业批评家的事情，不

凭借莫名的权威与话语对作品构成威胁，或将知识生产转变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而是接近自

身与世界的权利；正因为这样，对“潜文本”的接触，也在释放更多潜在的时刻，以及丰饶多

姿的生动世界。



“潜文本”衍生诸多出版物，成为展览的幽灵，就在一个小型公共图书馆敞亮的空间里，

书架的迭合处与空隙中，在书架与座位的距离间，自由停泊。“潜文本”并不能在本源上得到

确认，不具唯一性，是总在再次写的出版物——不论是对于创作者还是参与者——它正在到

来，不是单向流通，而是互相连接与庆典，共时走向变动不居的外部世界，犹如经历某种古

老的过渡仪式（rite de passage）。这样的愿景是否可能期待每个”业余爱好者”（斯蒂格勒）

深刻认领”人人都是艺术家”的份额？


